
中国香港作曲家梁皓一：
那时创作，我似疯癫

【文/青年报记者 陈宏 图/青年报记者 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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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才觉得12岁就看总谱，是不正常的”

梁皓一1995年出生在中国香港，家里算“半个”音

乐世家。父亲喜欢的是画画，完全不懂乐器，母亲读书

时学过钢琴和美声，“虽然读大学后没再继续，但她还

是业余合唱团的指挥”。于是，在母亲的规划下，梁皓

一和很多香港乃至东亚的大都市小朋友一样，5岁开

始学乐器，但跟作曲八竿子也打不着。

最基本的钢琴之外，因为要报考的小学“很好”，要

求报名者会第二门乐器，他又学了大提琴。“那个时候，

爸妈就拿着两张图片让我选，一张是小提琴，一张是大

提琴。”梁皓一一看大提琴的乐手可以坐着，忙不迭选了

它，“真的坐下来一看，大提琴竟然那么大！”到了小学三

年级时，学校乐队的老师让他临时顶班打击乐，“发现我

节奏感很好，于是我学的乐器里又多了打击乐”。

梁皓一开始学习乐器的时间，还是在千禧年，吸引

小孩子注意力的网络、手机彼时都还不成气候，他“逆

来顺受”地沉浸在了音乐中。至今回想起来，梁皓一

“10岁以下的所有记忆，都是音乐上的记忆”，他能记

得的，只有什么时候学了什么不同的乐器，以及学乐器

过程中的一些故事。以至于聊到后来，记者问他“作为

一个年轻人，这个花花世界对你就毫无诱惑力吗”，他

苦脸叹气，“没有什么别的时间，周末早上八点到晚上

六点，就一直在学习各种乐器，上音乐课”，“诱惑的前

提是你得知道有这个诱惑，我是什么都不知道哇”！

12岁是梁皓一的分水岭。这一年他似乎突然有

了自己的音乐“世界观”：他爱上了音色低沉“最接近

人声”的大提琴，“我那位法国籍的老师教我时，我已

经不只是问他大提琴问题了，我会花很长时间去看总

谱”，“我很好奇，除了大提琴声部，别的乐器的部分是

什么，要表达什么”。为了翻总谱，他经常进香港演艺

学院的图书馆，“那边资料很多，我边看边想一些素材

该怎么做”。

这份好奇，后来成为了他“跨界”去学作曲的内在

动因，但直到他成年、成名后，他才知道这份好奇的珍

贵，“12岁的孩子去看总谱，是不正常的”。如今的梁

皓一，在功成名就之后，才爱上了踢足球，“我才发现原

19岁，他打动了知名游戏《最后一战》的作曲家马丁·奥当劳，成为他至

今唯一的弟子；21岁，他被知名导演林超贤相中，成为了爆款电影《长津湖》

的作曲，并被提名金鸡奖；随后他又凭借《长津湖》的创作，拿下了第19届中

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近期，他作曲的电影《焚城》刚刚热映，他

为上海交响乐团创作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也刚刚完成了世界首

演。

年方29岁的梁皓一，已经成为了电影界、游戏界以及职业交响乐团圈

普遍欢迎的作曲家。这位中国香港青年作曲家近日做客青年报·青春上海

《Z世代文化报告》，畅聊了自己的成长往事。他用“像是疯癫了一般”，来形

容自己学习和创作时的状态，与年少成名总是挂钩的“天才”“天赋”，他说

起来倒是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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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足球也这么吸引我，甚至我在美国、欧洲也都有一起

踢球的朋友”。尽管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那么多

有趣的生活，作曲仍然是他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

“在没有阳光的地下室内，我很疯癫”

在梁皓一走向职业作曲家的途中，他幸运地遇到

了“引路人”。

十五六岁的时候，梁皓一离开了家乡前往美国留

学。他依然是学习的乐器演奏，主攻大提琴，但此时他

已经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对作曲的渴望，“连我老师都

说，我学习的方法不像是要做大提琴演奏家。演奏家

练琴，时间肯定都在技巧的反复训练上，但我更多的时

间，是用在琢磨‘作曲家为什么这里要这么写’。”

那个时候，他和几位同学一起租住一套大house。

“音乐太大声了，如果我住一楼，同学们就没有办法睡

觉，”他主动选择了“终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地下室

的空间比一楼房间要大不少，我就把搜集来的总谱，围

绕床一周，都摊在地上和桌面上”，在这样的空间里，他

感觉拥有了全世界。在网络上看总谱没有那么方便的

年代，他找到了大量的曲谱，“有学校的，有网上订货

的，甚至是从欧洲买过来的”，“感觉时间变得很珍贵，

每天除了上课和睡觉，我几乎都在研究总谱”。

他涉猎的范围很广，包括交响乐、电影音乐、游戏

音乐。“看电影时，我就不断按暂停键，就是看作曲家的

音乐在做什么，留意他的音乐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

停，什么时候是高潮，什么时候是往下的。”这段被他形

容为“很疯癫”的时光，引起了学校一位老师的注意，

“他并不是专业老师，我是在工作中认识的，深入聊到

我的志向后，他决定将我推荐给著名作曲家马丁·奥当

劳。”

对马丁·奥当劳，梁皓一并不陌生，他研究了他几

乎所有的音乐总谱，“后来正好有一次马丁来到学校，

我们老师跟他沟通后通知我，马丁可以给我15分钟，

这位老师跟我说‘你得在15分钟内拿出全部本事去打

动他’！”

梁皓一当时还不知道，马丁没有收过学生，似乎也

没有收学生的意图，但这次会面却给了马丁“极其深刻

的印象”。“那次会面并不是一次考试，他先跟我聊了一

些他作曲的作品，会提到某些游戏音乐或者场景，结果

他说什么我都知道，我熟悉他所有的音乐。15分钟的

最后2分钟，他让我给他听了我准备的自己的一个小

作品，是一个交响乐里的两个小节。听完之后，他给我

留下电邮，让我把完整版发给他。”一年后，19岁的梁

皓一正式成为了马丁第一个学生，也是至今唯一一个

学生。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即使有天赋也不行，“我觉

得我对作曲甚至有了‘执念’，那个时候马丁要我做什么

我都做，他让我读什么我就读，比他要求的还多”。如

今，马丁已经退休，却依然高度认可并关注着梁皓一，甚

至特意从洛杉矶飞来香港看他音乐会的首演。

“他当年就说，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像我这样的十八

九岁的年轻人，有这样一份坚持、这样一种奋斗的精神

——我至今连坐飞机都是在看肖斯塔科维奇，做音乐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无比骄傲地说，“但其实，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从来都不缺这样的奋斗精神，这样

的人有很多很多！”

“做电影音乐时，我就像一位演员”

梁皓一作为作曲家的成名，早得让太多同行羡慕。

2016年10月，博纳影业准备以2015年也门撤侨

事件为原型，筹拍电影《红海行动》。电影于2017年2

月正式开机，刚刚执导了《湄公河行动》的香港知名导演

林超贤继续掌舵。在创作电影原声音乐的时候，他和剧

组相关人员一直在选择契合的作曲家，但是找了几拨

人，都不甚满意。后来林超贤就给剧组推荐了梁皓一，

跟工作人员说“你们去找找那个小孩子，看看他在干什

么”。“也正巧，我在作曲。”此时的梁皓一，21岁。

梁皓一在香港音乐圈内差不多算是“小神童”，在

成长的过程中开过很多次音乐会，林超贤听过其中的

一场音乐会，对这个“小孩子”颇有印象。后来梁皓一

在接受采访时，屡次形容这次邂逅“是一个奇妙的故

事”，因为他和林超贤都不记得到底是哪一年的哪一场

音乐会，“林超贤导演看人很准的，他培养出来的很多

有才华的人，都是像我一样，从很小的时候就被他看

中”。

电影作曲的关键，是和场景乃至声效都要进行配

合。一开始有点经验不足，加上电影的节奏对作曲来

说还挺难，没人能想到，从美国赶回来的梁皓一能那么

快就找到状态，“大概也正是因为那时候年龄小，完全

没有思想包袱，只想着配合好电影，此外，大概就刚巧

是我对管弦乐和电影都有一点认识”。电影做后期时，

剪辑可能会经常推翻此前的逻辑，重新调整顺序和节

奏，对作曲家来说，就得跟着调整自己的音乐，“有时候

抽掉一拍是没问题的，音乐不影响，有时候就得推倒重

来，这是作为电影作曲家必备的技能——其实我也不

知道我怎么就会的。”

他自己大概都不知道，他的“凡尔赛”有着深厚的

根基，每一次看电影时按下的暂停键，都“内化”成了他

21岁时的一鸣惊人。电影上映后，片中的原声音乐让

很多人印象深刻。“在这部电影里的训练，成就了后面

的《长津湖》《紧急救援》以及刚刚上映的《焚城》。”梁皓

一也凭借《长津湖》的音乐，在2022年获得第35届中

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提名，并在2023年获得第

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电影音乐奖。

“获奖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鼓励，但我创作的使命

并非为了拿奖，”梁皓一说，为此，时至今日，他创作时

仍然会像当年在美国的地下室中一样“疯癫”“怪癖多

多”，“做电影时，我就像一位演员，我会把自己关在创

作的房间里，把自己代入电影角色里，用他们的语气，

很用力地去说他们的台词对白，我觉得只有真正投入

到角色里，你才会想到音乐上不一样的东西。”

“想让世界在我的音乐中，感受中国文化”

电影音乐上的获奖，让梁皓一在业内有了不小的名

气。事实上，他写的电影音乐虽然部分也有流行元素，

但大部分都是交响乐的结构，拿出来可以单独做交响音

乐会，所以，不仅是电影界爱他，古典乐界也同样爱他

——前两年，他还担任了著名的香港管弦乐团的青年资

助委员会主席，负责乐团在年轻人群体中的推广。

著名指挥家、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对梁皓

一欣赏有加。在香港的亚洲协会和梁皓一认识后，连

连称赞他“very interesting（太有趣了）”，余隆调侃

说，“你一个香港人，作曲了内地这么多有名的电影

——是真的很有名，因为是一些连我都知道的电影！”

今年的2月20日，在林肯中心的大卫·格芬厅，余隆执

棒纽约爱乐乐团奏响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音乐会

以梁皓一最新作品《月之序曲》的世界首演开场，这成

为了这对“忘年交”的首次合作。

但在此之前，余隆已经促成了梁皓一和上海的结

缘。去年的上海夏季音乐节（MISA）开幕音乐会，“00

后”青年指挥家金郁矿首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上演了

中外多位作曲家的“宇宙主题”作品，梁皓一的同名作

品《元宇宙》是其中的重要一章。金郁矿评价梁皓一

说：“他的《元宇宙》第一乐章有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演

奏难度大，变化万千，演奏家和我简直是一起在台上

‘跳舞’。”今年的MISA闭幕音乐会，余隆再次合作梁

皓一，奏响了委约创作的新作《武侠——为纪念金庸百

年诞辰而作》；11月底，他为上海交响乐团145周年和

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10周年创作的《中国厨房——味

觉的盛宴》，由上交驻团指挥张洁敏在上交音乐厅完成

了世界首演。

频繁的合作，自然是因为梁皓一的才华和他天马

行空的音乐想象力。像此次的《中国厨房》，他的“脑洞

大开”让音乐时而有趣时而温情。“音乐厅10周年，我就

写了10个乐章，上交145周年，我序曲就用了1、4、5的

音符组合，”他说，这些基本的框架确定后，一开始并没

有“吃”的创意，自己就一直在思索“怎样才可以把中国

的文化，给不同地方的人去感受”，最后决定用各地美

食，“10道典型的中国菜，可能国内国外的人都会懂一

些，而且各地的菜，也能勾起大家不同的情感，会有共鸣

——共鸣对作为中国作曲家的我来说，蛮重要的。”

这场音乐会引发广泛的好评。低音提琴的琴弦拉

过定音鼓传出的幽远的声音，创意十足；菜刀和特效音

色镲片模拟的片皮烤鸭场景，诙谐生动；海洋鼓、亚洲风

铃甚至锅碗瓢盆的加入，更是丰富了音乐的表达。作为

一名年轻的作曲家，梁皓一并不追求贝多芬和马勒一般

的深刻主题，“主题是作曲很自然的一个思维，每一个作

品都有，但我不刻意追求主题深刻，我只想写出好的音

乐，让演奏者开心舒服，让观众能被音乐感染到”。

但是，这不妨碍他有自己的信念和使命感，“因为

音乐是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的，作为一名中国作曲

家，我想让世界在我的作品中，感受到中国人的文化”。


